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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现象的另类书写
———《弁而钗》中的“南风”及其文化解读

程　豆　豆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１）

　　摘　要：《弁而钗》是晚明时期的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与明清时期传统的同性恋书写
不同，该书作者对同性恋现象持同情、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因而展示的是一种特殊的同性情感关系。作者突
出了同性恋者的至情至性，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品性高洁、俊逸不凡，他们之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在人格上
也是平等的。作品中塑造的小官、优伶形象，也摆脱了以色图财牟利的传统模式，不仅洁身自爱，而且知恩图
报。《弁而钗》中“南风”现象的特殊化，体现了士人审美情趣和社会各阶层价值观念的一些微妙变化，具有比
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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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男性同性恋现象在社会上普遍流行，所
谓的“南风”①也成为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在明代
的《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同性恋
题材，专写“南风”的小说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同
性恋小说，如《龙阳逸史》《宜春香质》等，情节粗俗，人
物塑造低劣，但“醉西湖新月主人”的《弁而钗》虽也描
写了世人对男色的狂热追求，却与其他同性恋题材小
说迥然不同。该书描写了一种特殊的同性情感关系，
全书分为“情贞”“情侠”“情烈”“情奇”四卷，讲述男性
之间的至情至性，塑造了几位品性高洁、俊逸不凡的主
人公形象。作者同情、理解同性恋者，认为他们之间是
平等的人格对话，存在真正的情感。《弁而钗》中“南
风”现象的特殊化，体现了士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各阶
层价值观念的一些微妙变化，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
涵。

一、明清小说中的同性恋书写
从古到今，男女之情皆为伦理之常。唐代诗人白

行简在《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就认为“男女交接故

而阴阳顺”。在传统社会中，男女之情才合乎情理，同
性恋则一直被否定、甚至被厌恶。“男女居室，为夫妻
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迎风待月，尚有荡
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１］１３５异性恋者认为
断袖分桃之事是有悖天理伦常的行为，劝诫人们应当
回归正统，这一心态也反映在文人的创作中。

《龙阳逸史》是明代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男性同性恋
题材小说，作品记述了二十个男娼的故事，全面反映了
当时“南风”盛行的状况。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玩
弄小官的性行为，同时揭露了小官见利忘义、贪得无厌
的行径。醉西湖新月主人曾在《宜春香质》中对这种以
色事人的性交易做了极端的批判：

博观情书，广罗情海，独无解于龙阳一道。
男专女淫，阳柄阴政，红颜少妇，起谁适为容之
悲；白面郎君，甘我见犹怜之丑。倒男儿之纲，
并紊女真之纪，颓阳明之气，并乱阴顺之节。归
之人类，恐乱人际，列之畜道，虑乱畜群。人而
狐，狐而人。非人非畜之间，此辈之姻缘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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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耶？敢以质之高明。［２］６５３
作者将“龙阳一道”视为扰乱人纪甚至畜群的怪物，充
分流露出对男色的不屑与厌恶。《宜春香质》亦以《风》
《花》《雪》《月》四集描述小官的无情无义。痛斥孙义朝
三暮四、“荡情年少”、“好色乱淫”，伊人爱翻脸无情、
“诱人钱财”、“淫人妾婢”。文中小官下场凄惨，嫖客人
财两空，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对同性恋嘲弄的的态度。

这种丑化甚至妖魔化同性恋的现象在其他小说里
也大量存在。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这样一
段描写：

某公眷顾一娈童，性婉柔，无市井态，亦无
恃宠骄纵意。忽泣涕数日，目尽肿。怪诘其
故，慨然曰：“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
某与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
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
故愧愤雨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终怏怏不释。
后竟逃去。［３］２６１２６２

根深蒂固的两性观念使这位娈童羞愤欲死，因为看到
他人丑态而联想到自己，最终改“邪”归正。由此可见，
明清时代的文化氛围对南风大多持斥责态度，这一时
期的文人在作品中大量描写同性恋现象也多出于猎
奇、赏玩心态。在《童婉争奇》中，妓女因为“小官”群
体的存在威胁到其生意，就怒骂小官“以男身侍人”，双
方对簿公堂，但判官史典大人不好男色，就判小官败诉
并贴出禁男风的告示。作者始终用嘲讽的语气描写小
官与妓女争抢嫖客的丑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时期同性恋题材作
品大量出现，表明男性同性恋风气的盛行，以至于有
“有歌童而无名妓”、“阴妖遍天下”之说。在当时的社
会环境中，同性恋现象虽然存在于各个阶层，但人们却
并不认同，并且首先对同性恋中的被动方发难。被动
方一般是由家仆、优伶甚至男娼担当，地位低下，而且
在性行为中扮演女性角色，因而为世人所不齿。被动
方也被称为“娈童”或者“娈宠”，从这带有强烈狎玩色
彩的称呼就可以发现，同性性行为的被动方与主动方
不仅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异，还有人格上的不平等。文
人士大夫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将矛头更多地指向同性性
行为的被动方，认为他们甘愿雌伏是带有不良动机的，
或为权力交易、或为金钱诱惑。“凡女子淫佚，发乎情
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
言”［４］３１５。这一认知体现于当时大多数文学作品中，
《红楼梦》中薛蟠与香怜、玉爱交好，贾琏拿清俊小厮
“泄火”。“香怜”、“玉爱”是因为金钱利诱，而小厮则是
不敢忤逆上位者的要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将同
性恋被动方塑造成唯利是图的形象，劝诫世人大可不

必痴迷于娈童。
二、《弁而钗》中特殊的“南风”现象
《弁而钗》开头即点“始以情合，终以情终”，“大为

南风增色”，作者尽情讴歌有情之人，赞美褒扬专情小
官的忠贞不渝与高洁品行。

《弁而钗》中塑造的同性恋双方，大多社会地位较
高，或为书生、或为武生、或为侠士。即便是落魄风尘
的戏子、小官，亦是出身官宦、读书好学、洁身自爱。如
卷一《情贞记》中的书生赵王孙与当朝翰林风翔，卷二
《情侠记》中的武生张生与秀才钟图南，卷三《情烈记》
中的戏子文韵与风流才子云汉，卷四《情奇记》中的小
官李又仙与侠士匡时。《弁而钗》中不论是同性恋的主
动方还是被动方，都与明清其他同性恋的描写大不相
同。

这一时期关于同性恋的书写，大部分为有同性恋
行为而非同性恋者。在同性性行为中，主动方多为上
位者，自身拥有权力财势，他们一般都是双性恋者，有
家有室，一般都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猎奇心态，或者为了
追赶潮流，才将目光投向年轻貌美的男子。《金瓶梅词
话》中西门庆有一书童唤作小张松，生得清俊，面如傅
粉，齿白唇红，又会写字，擅长南曲，于是西门庆将其收
为男宠。西门庆有多房姬妾，偏爱女色，但他与外貌柔
美的小张松也有实质性行为。西门庆对其男宠更多是
满足他对男色的猎奇心态，追求性刺激。

被动方多为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出身微寒，以出卖
色相为生。他们与主导方之间的关系多以满足情欲为
主，缺乏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只是金钱、权力与男色
的交易。他们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同性恋，还不如用
“性交易”来得更为贴切。如《龙阳逸史》中，初出道的
小官唐半瑶游走于不同的嫖客之间，价高者得之。先
由碧莲寺长老牵线包给徽州朝奉汪通，然后在老乔头
的撮合下，投入城内富家子弟汤信之的怀抱，为了金钱
成为不同人的性奴隶。

《弁而钗》则打破了这一书写模式，在书中体现出
了人格平等的意味，作者从“钱”与“欲”上升到“情”。
书中的主人公摒除了由主仆关系、金钱交易、权色交易
带来的同性性行为。第一卷和第二卷重点描写同性恋
双方在对等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之下的爱情，第三卷和
第四卷描写的同性恋被动方虽然是地位低下的戏子或
者小官，但他们不为金钱或者权力所动，洁身自爱，知
恩图报，这一文学形象有别于明清同性恋小说中所塑
造的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戏子小官形象。卷一《情贞
记》中风翔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今日之事，论理
自是不该；论情则可男可女，女亦可男，可以由生而死，
亦可以自死而之生，局于女男生死之说者，皆非情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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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书中始终贯穿一“情”字，试图通过人物形象的塑
造表现一种有别于其他小说的特殊的南风现象。小说
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同性恋双方品貌相当、人格平等
《弁而钗》卷一与卷二里，同性恋行为双方皆为读

书人。明清时期，男性性爱风气流行于各个阶层，士子
文人之间更会因仰慕对方的才识、品貌而产生同性爱。
《红楼梦》中宝玉初见秦钟，就赞叹对方风姿，将自己比
作“泥猪癞狗”，宝玉与秦钟结交，产生了高于友情的同
性爱，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秦钟出众的品貌。

流行于读书人之间的同性爱，行为双方品貌相当、
才华相当，这种同性爱在当时不仅不受人们鄙视，还被
认为是名士风流。《弁而钗》卷一主人公赵王孙与风翔
看似相识于书院，实则是风翔在路上看到赵王孙“丰神
绰约，体貌端庄，耀人新貌。”风翔首先被赵王孙的品貌
吸引，“神魂已随之飞越矣”。然后派小厮打听是谁家
子弟，掩饰翰林身份以学生身份与赵王孙共读一家书
院，进入书院以后，发现赵王孙不仅相貌清俊，更写的
一手好字，才华出众。然而因为赵王孙并不是小厮或
者随从，可以任意相欺，风翔久求不得而害了相思病。
最后赵王孙感动于风翔的情谊，才接受了风翔的感情。

风翔虽因为赵王孙的品貌而心生爱慕，却始终恪
守礼仪，不敢有半分轻漫之意。风翔不以翰林身份威
逼利诱，坚持以情待之。以同窗身份与之相交，两个人
的人格处于平等地位，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金钱权色交
易。这与第二卷《情侠记》有相似之处，武生张机文武
双全，被秀才钟图南迷奸，张机本欲用利剑刺杀钟图
南，但被钟秀才一片痴心所感动，反释前嫌，与之交好。
张机早已成家娶妻，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同性恋
者，他是一个重情之人，感动于钟图南的痴情。张机虽
委身钟图南，却在陕西战乱时率军将其救出，尽显男儿
本色。张机对钟图南之情，可将生死置身事外。他们
之间的同性情感，建立在人格的平等之上，虽然在性行
为中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是并没有导致心灵上的不
平等。

作者对有情之人，始终持欣赏、赞扬态度。《弁而
钗》中，赵王孙与风翔并立于高堂之上，后来弃官归隐，
子孙世代相好。张机与钟图南也是弃官归隐，两家世
代联姻。书中以“至今天津以为美谈”作为点评，明确
表达出作者对这种同性情爱的褒扬。

（二）同性恋被动方品性高洁、知恩图报
与传统同性恋小说中小官唯利是图，为了金钱而

出卖肉体不同，《弁而钗》卷三、卷四塑造了两个不同身
份，却有相同之处的人物形象：戏子文韵和男妓李又
仙。文韵和李又仙虽然身份低贱，但都出身于官宦之

家，于风尘之中洁身自爱。这一点符合了大众心中有
情之人的形象，博得人们同情，自然将本性善良、誓死
守卫贞洁的文韵和李又仙与其他作品中的小官形象区
分开来。

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丑恶嘴脸
的男娼形象，小官们为了金钱，游走于嫖客之间，没有
廉耻道德。《宜春香质》就描写了小官对金钱的追逐丑
态：“如今世事一发不好了，当时相处小官，以为奇事。
如今小官那要人相处，略有几分姿色，未至十二三，梳
油头，挽苏髻，穿华衣，卖风骚，就要去相处别人，那要
人相处他？”［２］６２２《弁而钗》中文韵虽卖身戏班，却不畏
强权，保全自己清白之身，后又知恩图报，帮助云汉考
中进士，最后于南海得道，终成正果。李又仙沦落南
院，被迫接客，侠士匡时将其救出，为报大恩，他男扮女
装十七年将匡时之子抚养成人，后来入山修行，羽化成
仙。两人的地位都很低贱，但都因为洁身自爱、知恩图
报而修成正果，这与以往小说中男娼优伶凄惨的下场
大不相同。醉西湖新月主人在书中加入了神鬼情节，
一方面表达自己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
社会大众对于同性恋的心态：反感厌恶权色交易、金钱
交易，接受赞同有情、重情之人。《弁而钗》中的同性恋
主导方都收获了爱情，而且在情人的帮助下，家业兴
旺。作者用赞美的词句、精妙的构思，描绘出人们心中
完美的小官形象：美貌、忠贞、才学集于一身的男佳人。

三、“南风”现象所反映的文人心态
明中期以后，道德观念开始冲破宋儒理学“存天

理，灭人欲”的束缚，伸张自然情欲的主张开始悄然萌
芽。李贽提出“童心说”，提倡人应该有“赤子之心和真
实情感”［５］。在此基础上又倡导“天理即人欲”，认为
“食色性也”，追求物质、为自身谋利是人的天性，对人
欲表示充分肯定，认为人应该表达和释放来自内心和
本性的情欲。这一思想潮流使男色爱好者毫不避讳地
将自己的癖好公布于众人，于是“南风”大盛。吴存存
在《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提出：“明中晚期的那种冲破
一切道德规范的束缚、刻意追求新奇和刺激的社会思
潮促成了男性同性恋的泛滥。热衷于这种性爱风气的
人员上至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而士人是其中最为
活跃的领导时代潮流的阶层。”［６］１１５这一时期，士人阶
层开始对男色现象的态度有所改观，并对同性恋群体
有较为客观正确的认识。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可分为
两种：

（一）文人特殊的心理认同
明清时期，“南风”盛行，上至帝王相将，各级官吏，

名流雅士，下至士农工商、普通百姓，包括小商贩、农
民、奴婢小厮、优人乐工，还有和尚道士尼姑、市井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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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流浪者，如此等等，无一不卷入了性纵欲的风潮［７］。
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出现了一批个性张扬的文人，他
们“大多特立独行，追求一种不拘礼节、潇洒率性的生
活”［８］，坦言自己对男色的喜好。晚明散文大家张岱就
公然承认自己年轻时“好美婢，好娈童”。主张“性灵
说”的袁枚也喜好男色，并对此事胸怀坦荡，其南风韵
事见诸于各种诗作，与其弟子刘霞裳的情谊更是著录
于《小仓山房诗集》。袁枚本人为当朝名士，与弟子刘
霞裳相恋，师生同床共寝，共游天下。这种名为师徒，
却状似夫妇的同性关系在明清时期的文人中不难见
到。刘霞裳与文化修养低俗、只能做皮肉交易的娈童
不同，他是袁枚青睐的知己，年轻貌美，出身书香门第，
是腹有文采的儒雅之士。与袁枚志趣相投，能够产生
心灵上的沟通。

明清时期，文人对流行于文士之间的同性爱很大
程度上持包容态度，文士之间的同性爱恋不参杂任何
利益，双方大多是被对方品貌、才德所吸引，有共同爱
好和人生理想，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认同。《红楼梦》
中的贾宝玉钟情于秦钟，其根源在于宝玉内心深处想
要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群，追求一种认同感。他被身
边人讥讽为”孽根祸胎”，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思想
得不到理解与支持，时常感到孤独，因此需要找到志同
道合的“战友”。压迫得越厉害，反抗就越激烈，正如对
女性极端的爱一样，宝玉对于欣赏的男子也会倾注极
端的爱。这种同性之间相互爱慕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他
与这些男子之间有共同的理想，他们之间存在某种相
互吸引的特质。

这种流行于文士之间的同性爱得到了大多数文人
的理解和赞扬，随之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弁而钗》“起
于色而终于情”，小说中的主人公个个品貌不凡。如书
赵王孙“发甫垂肩，黑如漆润，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齿
白肌莹，衣冠楚楚。”；风翔举止儒雅，人物洒脱；张机相
貌英俊，仪表非凡；钟图南亦风姿美貌，多才多艺；文韵
人品出众，装束自然华丽；云汉也是貌步潘安，才希苏
轼；李又仙相貌俊秀，腹有文采；匡时豪侠大方，济危扶
贫。风翔被赵王孙的美貌吸引，钟图南为张机的英姿
倾倒，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即皆才貌双全，被对方吸引，
进而情感升华。作者通过《弁而钗》不仅体现了读书人
之间互相吸引、互相认同的特殊心理，还虚构了近乎完
美的小官文韵和李又仙，将他们的洁身自爱、知恩图报
与现实社会中的虚情假意、重利轻情的小官做对比，勾
画出一个至情至性的乌托邦世界，以追寻心理认同感。

（二）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明清之际，优伶文化发展迅速，名伶辈出，成为人

们狂热追捧的对象。这一时期诸多文人雅士承袭明人

遗风，成为追捧名伶风气的积极倡导者。在与优伶的
交往过程中，文士大多以欣赏的姿态出现。名伶不仅
要貌美，还要善解人意，才学出众，这才符合文人的审
美情趣。明清时期的优伶，倾向于极端女性化，优伶的
肌肤、五官、体态、嗓音都要求肖似女子。《燕都梨园史
料》中就记载了当时培养优伶的程序：

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
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
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加洗擦。又如是
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９］６２４
优伶与文人交往多为雅游，与文人探讨诗词歌赋，

少有性行为。这与《红楼梦》中所谓的“意淫”有异曲同
工之妙，《红楼梦》脂批本认为情与淫水火不容，世人多
将情误认为淫，却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应该是
发乎情而止乎礼。

名士在名伶面前是温柔多情的风流公子，可以尽
情挥洒同性爱情的浪漫情怀。因为不牵扯钱色交易，
文士认为他们与优伶是对等的人格关系，进而催生了
众多文士与名伶之间的佳话。如清代诗人吴伟业与昆
剧伶旦王稼。王稼精于歌舞弹唱，曾出演《会真记》红
娘一角，色艺俱佳：“锁骨观音变现身，反腰贴地莲花
吐。莲花婀娜不禁风，一斛珠倾宛转中。”王郎不仅颠
倒众生，更成为诸多名士贵族追逐的对象，吴伟业曾为
王稼作《王郎曲》：“王郎十五吴趋坊，覆额青丝白晰长。
孝穆园亭常置酒，风流前辈醉人狂。”表达自己的倾慕
之情。这一时期文人名士对优伶的狂热追捧体现了他
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士与优伶之间的来往是风雅而
纯洁的，文士通过与优伶的交往，将才华展示给优伶，
使自己的文采得到别人认同。士人还巧妙地将自己的
优越感通过品赏优伶的形式体现出来，得到身份地位
和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这一独特审美趣味在《弁而钗》卷三“情烈记”中亦
有所体现。文韵扮正旦，穿女衣，赢得满堂喝彩，书中
写道：

但见额里包头，霏霏墨雾，面搽铅粉，点点
新霜。脂添唇艳，引商刻羽，启口处香满人前；
黛染眉修，锁恨含愁，双蹙时翠迎人面。［１０］８７８

这一装扮，迎合了大众的审美情趣。任何一个时代，审
美潮流总是先风行于上流社会，及至士大夫、文人，文
士将主流审美情趣写成文学作品，使之得以广泛传播。
此时大众审美情趣的嬗变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当时独特
的审美情趣。

《弁而钗》中同性恋行为中的主被动方，一反传统
男性阳刚之美，动辄以“望之如美妇人”来夸赞主人公
的相貌。爱好追逐女性化的男子，这成为一时风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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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文人独特的审美情趣。
《弁而钗》倡导“至情”论调，所刻画的主人公可为

情生，可为情死，在以同性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中
开了先河。对于男风大盛的现象，社会各阶层虽然不
认同，但至少已经有人开始主动调整自我的观念与行
为方式，试图容忍、宽容这一现象。文人创作心态也随
之改变：“从把同性恋丑化、妖魔化，到试图宽容、理解
与同情，再到对对等、互爱的同性恋产生审美与认
同。”［４］４７７虽然小说中的一些观点，诸如“文韵为保名节
自缢”、“李又仙男扮女装抚养恩公之子”都充斥着男权
思想，但作者对于“至情”的同性恋群体持支持、赞扬态
度，可以说带有一定的人文色彩。《弁而钗》将同性恋
双方塑造成人格平等的读书人，将文人心理认同和审
美情趣融入创作，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注释：
①“南风”之南首先是指南方，又与“男”字谐音，隐含男子之
意，是流行于南方的男子同性恋之风。明清四部专门写
男子同性恋的小说《龙阳逸史》《宜春香质》《弁而钗》《品
花宝鉴》中的男风故事多发于福建闽南地区，故称为“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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